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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齐鲁世家

“冯门无拙笔”

院子里的一丛绿竹，写字
台上的京剧剧本，写字台旁摊
开的乐谱，小书房中书架上密
密麻麻摆放的书册，初到临朐
县冶源镇车家沟村冯益汉老人
家中，一股书卷气便扑面而来。

“ 我是冯 裕 的 第十六 代
孙。”6月5日下午，向记者讲起
临朐冯氏的故事，今年已有70
周岁的冯益汉，脸上满是自豪。

“冯裕父子五人，除惟健、
惟敏外，其他三人皆为进士。”
临朐冯氏世家研究者、济南大
学文学院讲师张秉国说，从明
代中期冯裕中举发轫，至清初
延续七世，冯氏一族中，共有进
士八人，举人、贡生多达十数
人。

而无论怎样强调临朐冯氏
曾经的繁盛，冯裕始终是一个
绕不开的人物。他不仅开启了
临朐冯氏多世为官的先河，也
为临朐冯氏之所以能跻身齐鲁
文化世家打下了基础。

据张秉国介绍，明代中叶
开始，山左(山东旧称)诗坛，形
成了历下诗坛和青州诗坛两个
较为明显的创作群体。其中，冯
氏世家的诗文创作，不仅成为
青州诗坛的主力军，更繁荣了
整个山左诗坛。

与历下诗坛较为浓厚的复
古色彩不同，稍晚兴起的青州诗
坛，以抒发性情为宗旨，而冯裕
正是青州诗坛的开拓者。在冯裕
的影响下，他的四个儿子冯惟
健、冯惟重、冯惟敏和冯惟讷相
继登上文坛，时称临朐“四冯”。

其后，晚明时期的冯氏后
人，又涌现出冯琦、冯溥等几代
名士，立志于用自己的创作挽
救明末文坛颓势。

可惜的是，临朐冯氏同样
难以走出盛极而衰的怪圈。家
学传统后继乏人、创作中断、科
举不振，加之清初的文化高压
政策，都让临朐冯氏名士云集
的风景不再。不过，幸运的是，
临朐冯氏家族中总有用心者，
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祖辈留下的
精神遗产，并矢志传承。

所以，当穿过时光再次触
碰这一家族，仍能感觉到世代
传承的文化气息。

“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
冯益汉回忆说，从9岁起，他就开
始替父亲写春联。上小学的时候
语文课上，他的作文也常成为老
师给全班同学读的范文。

冯益汉初中毕业后先曾学
医，后转而从事文艺创作。他曾
在临朐县文化局创作室担任主
任16年，其创作的新编历史剧

《元丰行》、电视连续剧《水浒李
逵》和《郑板桥》等作品，曾屡获
奖项。

与冯益汉同村的冯益泽，近
40年的木工人生中，也从未放弃

艺术创作。冯益泽告诉记者，他
的父亲曾长期画“寿板”，也就是
在逝者的棺椁上绘制图案。而他
自小就在父亲身边，看父亲画
画，并在废弃木料上模仿。

17岁开始，冯益泽接下了他
父亲的手艺，并逐渐精进。“后来
上年纪的看了我画的寿板，他们
干脆就都不画了。”谈及这段经
历，冯益泽笑着说。此后，他不再
甘心于只在寿板上作画，开始学
习人物画、花鸟画。

冯益泽在学习的过程中也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画
鸡、鱼这类题材还可以，画人物
就有点困难。”他自己评价说。

冯益汉、冯益泽等世家子
孙对文化的热爱，也潜移默化
地感染着族人。冯益汉说，他的
老伴也曾跟冯益泽学过画梅
花，“大家看他画得好，就会不
自觉地想跟着学。”如今，冯益
汉也乐得见到村里的孩子到他
家中讨要毛笔，他还把自己小
外甥女儿的画挂在客厅门口。

“这已经是冯氏后人骨子里的
东西了，是一种基因。”冯益汉
说。

“冯门无拙笔。”冯益泽说，
这个当地对冯氏世家的评价，
让他颇感骄傲。

不搞形象工程

同样让冯氏后人以祖为荣
的，还有冯裕等先辈为官时留
下的美名。

尽管在历史上，对待理学
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作为家学
投射在临朐冯氏的为官之道
上，却很值得当下的官员群体
回味。张秉国认为，冯氏世家秉
承的理学传统，养成了他们特
有的实践精神。

明正德三年(1508)，冯裕中
进士三甲151名，初任华亭县
令，开始走上仕途。当时，明朝
官吏中流行的风气是，凡做事
必进行大张旗鼓地宣扬，甚至
攀比谁的政令更为严格，以引
起上司的注意。

而冯裕则反其道而行之，
每当有所作为，必先考察是否
能给群众带来便利。他在任华
亭县令时，当地因发生涝灾，让
田地多处于地势低洼地段的贫
民小户受损极大。基于此，冯裕
遂令田地处于上游的富户，代
缴十分之一的赋税，以减轻贫
困农户的负担。该措施广受华
亭贫苦百姓的欢迎，在冯裕离
任华亭五十余年后，他也被华
亭县列入“名宦祠”供百姓纪
念。

在冯裕任晋州知州之时，
当地滹沱河河道已从原先的城
北改到城南，城北的良田因而
成为瘠土，而城南的旱田则变
成了良田。

由于当朝制度的低效和僵
化，往往造成政策和实际脱节，

所以晋州虽河道已改，但是相
应的税收却一仍其旧，种植城
北土地的农民不堪重负，逋赋
越来越严重，城北土地更因此
逐渐荒芜。而冯裕的几位前任
却全然没想到要改变南北赋税
的不合理状况。

冯裕履任后，根据已然改
变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城南田
地的赋额，又相应减少了城北
田地的赋额。这让流民看到了
希望，并相继归乡。

仕途30年，冯裕辗转各地
任职地方官员，而其追求实绩、
不务虚名的作风，让他在当时
众多因循成法、严苛声张的官
员中，显得尤为珍贵。

“这种不搞形象工程的做
法，赢得了后人尊敬。”张秉国
介绍，“当是时，环海内宦游者
率多噏噏，乐软媚以相比周，公
顾独介介整整”，出身华亭县，
曾在明穆宗朝任太仆少卿的沈
恺，在《闾山冯公名宦祠记》中
这样称赞冯裕。

冯裕的为官风格，被他的曾
孙冯琦继承。冯琦是临朐冯氏家
族中为官级别最高的一位，曾任
礼部尚书一职。因其长期官居显
位，于是留下不少向皇帝进言的
奏章。而这些奏章，也成为冯琦
作品中带有深刻政治见解和思
想内涵的组成部分。

冯琦在奏章中请求端士
习、肃官常、罢矿税，而这些均
切中当朝积病要害。更难能可
贵的是，冯琦不仅直指时弊，更
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他
所留下的这些文字，也清晰描
绘出他济世务实的作风和形
象。“公于学无所不窥，而以实
用为主。”明代著名文人公鼐评
价冯琦说。

时至今日，临朐冯氏的这
一传统，仍能在冯氏后人的思
想中寻得踪迹。

“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虽
然这并不是临朐冯氏所独创，
却也被该世家精神所吸取。冯
益汉说，自己少年时曾就读于
益都卫校，就是父辈们受这一
思想的影响，鼓励他去学医的。

“冯惟敏的后辈中，就有几人是
从医的。”冯益汉在整理冯氏资
料时发现。

尽管在如今的临朐冯氏后
人中，能做到像冯裕、冯琦这样
级别的官员少之又少，但冯益
汉说，像他一样选择传承冯氏
精神的子孙，也一定会对自己
的后辈讲述先人为官的故事。

“好好想想先祖们的命运，如果
有一天你做官了，也就知道该
怎么做了。”冯益汉曾对自己的
儿子说。

不惧权贵

至今敢写讽刺诗

能让临朐冯氏家族官员们
留名青史的，除了务实以外，还
有冯氏官员的傲然独立、不惧
权贵。而这一姿态，也让冯氏世
家的子孙跨越了时间的隔阂，
有了近乎相同的遭遇。

冯裕仕途的起点华亭县，
属松江地区这一富庶之地。然
而，这个地区也不乏豪门与狡
猾投机之人，普通官员在此任
职，一般难以放开手脚。

张文冕便是这类狡猾投机
之人中的一员。他本是松江地
区的一个市井无赖，在宦官刘
瑾专权之时，依附于刘瑾门下，
一时飞黄腾达。

就在冯裕走马上任之前，
张文冕就曾向他请托，希望冯
裕能在上任后给他更多的便
利。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冯裕上
任后却刚正不阿，丝毫不理会
他的无理要求。于是，张文冕欲
借刘瑾的势力，对冯裕惩之而
后快。

但历史没给张文冕继续作
恶的机会，正德五年(1510年)八

月，刘瑾被凌迟处死，张文冕伏
诛，冯裕得以逃过一劫。

冯裕的这一性格，此后陆续
得罪了一些当地官员。加之冯裕
在华亭县涝灾过后，让富户为贫
苦百姓代缴十分之一的赋税政
策，又得罪了这部分富户。于是，
两股势力联合起来诬告冯裕私
加赋税、贪污腐败，冯裕也因此
被巡抚张凤逮捕入狱。

事情发生后，华亭百姓为
冯裕奔走喊冤，联名上保。后经
查明，冯裕贪污之名不实，真相
才大白天下。

后来在南京任户部员外郎
期间，冯裕得罪了想从户部牟利
的太监，再后来任贵州按察副
使，又遭人弹劾，最终解官归乡。

如果说冯裕在华亭的所
为，仅仅是因为初入仕途不懂
得圆滑变通，那一而再再而三
地挑战既得利益者，就足以看
出冯裕的刚直与勇气。

在这一方面，冯裕对后人
影响极大。他的刚直秉性，也被
子孙后代完全继承下来。冯裕
的儿子、散曲家冯惟敏，隐居未
仕时曾作曲讽刺段顾言，时值
段顾言巡按山东，他就被捕至
省城，后来任涞水县令时，又因
开罪豪强而被罢。

冯裕第四子冯惟讷一生为
官也屡忤权贵，在以江西布政
使入觐后，他本有机会入阁，但
因触忤高拱而被罢。后人冯琦
虽官至礼部尚书，却也屡触中
贵，有时甚至触犯“龙颜”。再至
清代子孙冯溥，更是敢于触犯
当时的辅政大臣鳌拜。

6月6日上午，走在冯惟敏
故居冶源镇老龙湾景区内，言
及冯氏官员的这些故事，冯益
汉极为感慨。仍存于该景区内
的一处建筑，曾作为冶源公社
的文化馆使用。作为当时的工
作人员，冯益汉也曾在此度过
一段排戏、创作的时光。

由此，冯益汉的人生与先
人冯惟敏也有了跨越历史的交
集。而重合在一起的，不光是这
个地点，更是因著文讽刺当政
者而遭受不公的经历。

据冯益汉回忆，改革开放
之初，他在广播中听到中纪委
1979年4号通报说，有的农村干
部借公款大吃大喝，某生产队
借邻队拖拉机耕地，招待拖拉
机手吃饭。饭局上，队长、副队
长、会计、保管都来作陪，不仅
五个人都喝醉了，他们的呕吐
物还把一条舔食之狗也醉倒
了。群众讽刺他们说：“五个人
喝酒，醉了六个。”

听到这个通报，冯益汉如
获至宝，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写
作素材，就连夜起身写下了讽
刺诗《醉》。

1980年，这首讽刺诗得以
见报。而当地基层官员看到刊
发的诗文后极为不悦，扣掉了
他在村中的工分。此后几年，冯
益汉一直围绕该讽刺诗与部分
基层官员争辩，经临朐县官员
居间调和，才最终给他的这次
文学创作正名。

“比起冯惟敏等先祖入狱
的遭遇，我这段经历也算不上
什么。”冯益汉说，但他也因此
更为坚定地认为，作为文人就
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勇于以
自己的方式揭露发生在身边的
丑恶现实。

自愿或者不自愿的，临朐
冯氏后裔仍会受到源自祖先的
精神滋养，但不管以何种身份、
何种方式，临朐冯氏的后人在
当今社会中也都有了自己新的
生活。

冯益汉走到老龙湾景区内
曾经的文化馆前，拍着一棵树
干已经中空的柳树说，这是他
在此工作时种下的，至今已经
有将近40年树龄。当然，系着冯
益汉青年记忆的老柳树，还在
长着新的枝桠。

临临朐朐冯冯氏氏：：不不屈屈不不媚媚的的文文艺艺范范儿儿

进士八人，举人、贡
生多达十数人，更有三人
的作品被采入《四库全
书》，明清时期的临朐冯
氏，在齐鲁文化世家中的
地位，不可谓不显赫。

自冯裕引领的临朐
冯氏崛起至今，时间已走
过500余年，其后裔也已
延续至20余代。而当穿过
时光再次触碰这一家族，
虽然高官名士云集的情
景已逝，却仍能感觉到世
代传承的文化气息和精
神品格。

“希宠者负君，媚人
者负己，谋身者负人。”冯
裕留下的只言片语，至今
仍被后人铭记，而隐藏在
言语背后的不屈、不媚的
家风，正成为冯氏后人世
代坚守的精神财富。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冯氏族人冯惟敏雕像立
于临朐老龙湾景区内。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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